
随着对于天安门的了解愈加深入， 在整理大量与
天安门有关的图片资料过程中 ， 闫树军萌生了收
集 和 收藏天安门照片的想法 ， 从1949年到1998年之
间， 每一年的有关天安门照片， 都进入了他的视野。

“一年一张照片， 说起来容易， 但受限于当时的
条件和环境， 即便翻阅了大量资料， 很多年份的天安
门照片依旧是断档的。” 闫树军告诉记者， 为了收集断
档年份的天安门照片， 他每天坚持浏览旧书网、 收藏
网等网站 ，搜索与天安门有关的影像资料 ，向私人
购买照片。 与此同时，他还往返于解放军画报社、 民族
画报社、 新华社等单位， 查阅和收集相关的官方照片。

值得一提的是， 闫树军了解到， 关于天安门地区
最早的一张照片， 应该是一张拍摄于1860年10月24日，
记录英法联军打进北京时候的照片， 目前被收藏在大
英博物馆。 于是， 闫树军主动写信给该博物馆， 希望
可以使用其复制件， 没想到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大英
博物馆就将照片复制件和回函， 寄到了闫树军手中。

收集这些照片， 闫树军没少花心思， 也没少花钱。
解放军画报社扫描加打印一张照片要上百元， 新华社
的照片有的要上千元一张， “那段时间， 我都是用工
资买照片的。” 闫树军笑着告诉记者， “为了让收集的
照片不断档， 花多少钱， 我都愿意。”

1999年， 闫树军第一次把1949年到1999年之间的，
每年一张天安门照片都找齐了。 期间， 他还采访了30
多位老摄影师。 “收藏是上瘾的事情， 收集每年一张

照片成功后， 我又开始琢磨收集每月一张。” 闫树军利
用网络， 每天从全国各地收集在天安门前拍摄的私人
照片。 直到2009年， 他编撰的新书 《我爱北京天安门》
出版了， 书中记录了1949年到2009年每月一张天安门
前的照片。

闫树军的收藏绝不是盲目的， “我是先研究， 后
收藏。” 闫树军介绍说， 在潘家园、 报国寺等旧货市场
收与 “天安门 ” 有关的物件和照片时 ， 他也曾上过
当 ， 但随着研究学习工作的深入 ， 他比任何人都
更了解天安门的照片。 闫树军介绍， 1966年8月18日之
前 ， 天安门城楼上 ， 不是每天都挂毛主席像 。 只有
“五一”， “十一” 期间各挂10天。 所以在收集照片的
时候， 如果发现没有毛主席像的照片， 基本可以确定
照片拍摄的大概时间。

每一张天安门照片的背后， 都是一段历史。 事实
上， 自从2003年开始， 闫树军几乎每天都去天安门广
场上拍照， 记录天安门城楼， 拍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
和事。 到了2013年初， 天安门广场摄影部的一名专门
从事摄影的高源师傅也加入到闫树军记录天安门历史
的队伍当中， 每天代替他拍摄天安门。 “当然， 很多
重大节点， 我还是要亲自来拍。” 闫树军说。

近年来， 闫树军的镜头也对准了国庆广场花坛的
摆放， 这些摄影资料默默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就这
样， 闫树军一边收集天安门的历史， 一边记录着天安
门的历史。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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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 闫树军也是唱着 《我爱
北京天安门》 长大的孩子， 而与绝大多数人不一样的
是， 他对天安门有着更深刻的研究与认识。

1964年出生的闫树军， 出生在河北省遵化市， 说
起天安门 ， 他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刚上小学的那一
年———“当我在课本上第一次看到天安门的插画， 甚至
不知道那是什么？ 天安门是一堵墙？ 还是一座山？ 北
京在哪里？” 无限的思绪在幼年闫树军的心中， 埋下了
无数无形的种子。 他不知道天安门是什么？ 到底在哪
里？ 只知道北京是父亲和哥哥骑车一天一夜能够达到
的地方。

“北京、 天安门、 毛主席……在我这个少年心里，
就像一个绚丽的梦。” 闫树军回忆说， 红色教育背景让
他对于领袖， 对于天安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结。

直到18岁那年， 闫树军考上了长沙炮兵学院， 他
迫切地希望利用军校放寒假的时间， 可以到北京转车
回老家的机会， 去亲眼看一看天安门。

“我还记得自己走出北京火车站时候的激动心情，
几乎是一路小跑， 从车站一路打听， 一路走到天安门，
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可当我站在国旗下敬礼的时候，
那份庄严与神圣 ， 至今记忆犹新 。 ” 闫树军回忆 ，
“当时， 我面向着天安门城楼， 站在国旗下， 以标准的
军姿足足站了20分钟， 心中有对伟人的崇敬， 有身为
军人的骄傲， 这是我第一次对祖国、 对领袖、 对天安

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了解。”
那一次是1985年的寒假， 没能在第一次见到天安

门时， 留下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成为闫树军心里的遗
憾， 可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想到， 未来的很多年后，
他几乎每周都去天安门， 密集的时候， 甚至每天都去
天安门广场上拍照。

坚定的信仰能给予人力量。 在军校的学习， 让闫
树军对于领袖， 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和认识， 对革命历史全面和系统的学习， 也坚定了
他心中的信仰与追求。

1987年， 军校毕业后的闫树军幸运地被分配到北
京市平谷某部， “从军校到北京的那天， 我以为去看
天安门的机会来了。 ”闫树军说，可没有想到，平谷属于
北京郊区， 距离天安门很远， 接他的车， 并没有选择
从长安街行驶， 第二次看天安门的愿望， 就这样 “泡
汤” 了。

身在距离天安门70公里以外的远郊区， 闫树军并
没有太多机会去看天安门。 但自从1988年1月1日起，
天安门向普通民众开放， 心心念念惦记去看天安门的
闫树军， 也借着在部队宣传科工作， 每周都要到北京
送取电影胶片的机会， 跟司机商量， 从天安门前路过。
“一周往返北京两次， 我就能看到两次天安门， 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了。” 闫树军说， “心满意足的仰望和崇
拜， 让天安门的形象就这样根植进了我的心里。”

记述民族复兴足迹是一份庄严的责任

他出生于河北遵化， 上小学时第一次从课本上见到了天安门， 从此天安门成了他终身追寻的梦想；
他18岁那年考上军校， 利用转车的机会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 从此与天安门结下一生的情缘；
他参加工作后来到北京郊区， 从此投入地收藏和研究天安门， 从1949年到2009年间， 每个月的天

安门形象他全部收集到位；
他投入地记录和讲述天安门， 因为天安门是我们民族复兴足迹的最好见证———
他就是著名收藏家、 作家闫树军。

除了研究和收藏天安门， 闫树军还利用多种机会，
讲述和传播天安门的历史， “天安门见证国史， 天安
门见证党史历程， 天安门见证改革开放。” 闫树军笑着
说， “我可以用三百多张照片， 串起来讲述中华人民
共和国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全过程。”

作为天安门历史的研究和收藏者， 闫树军坚定地
传播着天安门文化与天安门的红色基因。 在闫树军看
来， 天安门是一个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舞台， 它接
纳英雄， 但不拒绝平凡，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舞
台上大放异彩。

闫树军说， 历史总需要有人记载， 红色基因总是
需要有人传承， 一部天安门的历史， 就是一部民族复
兴史。 多年来， 他坚持用自己的方式， 记录民族复兴
的脚步。 闫树军不止一次强调， “我对天安门文化的
研究， 就是为了天安门文化的传承， 就是要让世人永
记天安门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这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目前， 闫树军还在不停的整理和撰写与天安门有
关的故事， 已撰写完正在最后审校的 《开国大典文献
档案图文集》， 全部是第一资料， 记录开国大典的精彩
华章。 这是一部关于开国大典的标准范本， 用首次发
现的弥足珍贵的照片， 揭开秘闻， 解开谜事， 纠正讹
传， 这也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红色主题故事， 这
部书必将激励人们讴歌壮丽70年， 奋进在新时代。

天安门广场， 也是一个民族风情的画廊， 在连续
多年拍摄天安门的过程中， 闫树军也在这里见证了无
数动人的故事。 “一对六七十岁的老夫妇， 两个人手
里拿着几十年前结婚时候的照片， 在天安门广场上重
新合影。” 闫树军说， “我们无法揣测老人的心情， 但
这个画面让人顿感微暖与感动。”

一个人， 有责任、有梦想、有担当，把一件事， 做到
底，做到极致，就是成功。闫树军笑着说， “为国家收藏
天安门，讲好民族复兴故事，就是一份责任和担当。”

收藏每月一张的天安门照片
一张照片 一段历史

对于研究天安门， 闫树军几乎已经达到了着迷的
程度。 他拍下了从1986年至今， 每年天安门广场上国
庆花坛的照片。 他知道全国两会期间， 人民大会堂楼
顶上， 会插着144面红旗， 其中有两面是国旗。 天安门
城楼上的灯笼有多大， 旗杆有多高……这些一般游客
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他都了然于心。

老闫说： “把天安门有关的红色基因与记忆传承
下去， 就是我不变的使命 。 ” 在闫树军与天安门许
多有关的收藏品中， 主要分为三类， 即照片、 实物、
外文图册。 很多藏品都是他从拍卖会上举牌买下来的。
其中， 一份关于1970年的天安门重建过程中的用料账
单， 所有工人的政审材料， 以及当年的建筑师相互的
通信手稿资料等内容都在其中， 闫树军认为这些都是
孤品， 弥足珍贵。

在闫树军的收藏品中， 很多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年
代特点 ， 比如印有天安 门 图 像 的 饭 盒 、 筷 子 笼 、
枕套， 摆件等。 “藏品中， 还有部分是外文画 册 。 ”

闫树军告诉记者 ， 研究外文画册后 ， 可以打开 一
扇从外国人视角重新认识天安门的窗口 ， 这也是
世界看中国的一个角度 。

除了这些实物和史料， 闫树军还花钱买过 “与天
安门有关的故事”。 2007年， 闫树军在网络上发现一个
女孩在卖一幅天安门的十字绣， 价格是80元钱。 通过
线上沟通， 闫树军得知， 十字绣的作者是一位年迈的
老母亲， 因为对天安门有特殊的情结， 当年结婚时，
曾绣了一幅天安门图案的枕头套， 这个十字绣， 就是
按照枕头套绣的。 “听着这个故事， 我当即决定用80
元钱， 买下这个故事。” 闫树军告诉记者， 后来， 绣十
字绣的老母亲还来到北京， 送给他两件带有天安门图
像和毛主席像的木牌。

闫树军说， 在收藏天安门的过程中， 他得到了很
多人的支持与理解 ， 有人听了他的故事 ， 把藏品
免费送给他， 也有人带着故事和藏品， 与他分享信仰
和亲情……

每一份收藏都是一个故事
照片、实物、外文图册

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希望为国家收藏天安门

1990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只是看一看天安门 ，
已经无法满足闫树军的心理了。 “那一年， 我有了新
的想法， 我想更加深入地了解天安门， 了解它的历史
与文化。” 可让人惊喜的是， 有了想进一步了解天安门
的想法， 闫树军的学习机会也来了。 1991年， 解放军
艺术学院招文化干事， 闫树军想都没想就报考了， 经
过不懈努力， 最终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化工作管
理系的文学创作班。

“刚到文学创作班的时候， 我一点目标都没有，
没有写作创作的经验， 学习难度非常大。” 闫树军告诉
记者， 有一段时间， 他甚至不知道该干什么。 但就在
迷茫的时候， 国家图书馆 （当时名为 “北京图书馆”）
打开了闫树军学习和成长的大门。

“进图书馆看书吧。” 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 闫树
军坚持每天上午十点半， 就准时走进国家图书馆学习，
看史志。 厚厚的史书， 竖排版， 为了方便阅读， 闫树
军就自己带一根小木棍做参照物， 从右往左看。 “那
时候， 图书馆中午还有一个多小时的闭馆时间， 工作
人员要吃饭休息。” 闫树军回忆， 刚开始的时候， 他也
乖乖地出来， 在门外等， 但因为每天都去， 认识了图
书馆里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看他每天都来， 看书认
真又仔细， 就默许了他中午也可以在图书馆里看书。

就这样， 闫树军坚持每天到图书馆里来看书， 学
习 ， 风雨无阻 ， 时间持续了一年 ， 记录的读书笔

记也有几十本之多。 “那段时间， 我看书， 看微缩胶
片， 甚至翻阅上海 《时报》 的历史档案， 查阅康熙词
典看 《日下旧闻考》 等古书。” 闫树军呕心沥血地学
习， 整理和收集了大量史料和素材。

“通过阅读史书和不断学习， 我萌生了撰写 《北
京著名文物史料备忘录》 的想法， 想把自己了解到的
天安门、 中南海、 钓鱼台、 玉泉山等地 的史实和故
事都记录下来 。 ” 闫树军的写作计划和想法非常活
跃， 各种素材在脑海里等待分类和输出。

1993年， 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的闫树军， 被调
到距天安门最近的一所军事院校———后勤指挥学
院 ， “由于工作节奏比较集中， 我有了些业余时间，
进行不断学习和创作 。” 闫树军告诉记者 ， 那段时
间 ， 他先后写了 《天安门历史档案》 《中南海历史档
案》 《钓鱼台历史档案》 等四本书。

这些文稿的出版， 极大地鼓励了闫树军。 随即，
他就将 《天安门600年》 一书的框架也搭建起来， 部分
章节内容也进行了细化。

“要说遗憾 。 也有很多 。” 闫树军告诉记者 ， 从
1992年开始， 他就开始十分注意关于长安街、 天安门
相关图片资料的收集和备注。 可在1987年到1992年之
间， 由于条件有限， 他个人的很多与天安门有关的影
像资料就没有保存下来， 甚至有的都没有机会留下影
像资料。

酝酿撰写《天安门备忘录》
整日泡在史籍中

对天安门充满景仰
一个梦想深植在心中

我和我的祖国

1860年１０月２９日的天安门（资料图）

荨荨闫树军在查找资料

荩闫树军在天安门广场拍照

▲闫树军与著名摄影家孟昭瑞

2019年，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记者采访了对天安门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闫树军。 他被业界誉为天安门文化研究与收藏第一
人， 专项收藏天安门相关照片4万多张、 实物1万多件、 图书画册 （中文、 德文、 俄文、 日文、 法文） 6000多册， 他用收藏天安门题材的
行动， 记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铿锵足迹……

天安门玉石摆件


